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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 :
一个分析框架

Ξ

周雪光　艾　云

摘　要 : 强调变迁过程中多重制度逻辑及其相互作用 , 旨在解释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制度变

迁现象。制度变迁是由占据不同利益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相互作用而推动和约束的 , 而不同群体和

个人的行为受其所处场域的制度逻辑制约。因此 , 制度变迁的轨迹和方向取决于参与其中的多重

制度逻辑及其相互作用。需要在多重制度逻辑的相互关系中认识它们的各自角色 , 在行动者群体

间互动中解读制度逻辑的作用 , 并关注制度变迁的内生性过程。我们以北方一个乡镇中村庄选举制

度 2000—2008年的演变历程来阐述这一分析框架所提出的研究课题、分析概念以及理论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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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新兴制度的村庄选举 : 研究课题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大规模制度变迁的时代。30多年来 , 中国社会各领域经历了深刻的制度

变迁 , 而且这些变迁仍在持续深化演变之中。变迁的时代要求相应的社会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

来分析、解读这些林林总总的变化。但是 , 社会科学为认识社会变迁所提供的理论范式和分析

工具却是苍白无力的。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涉及多重过程和各种制度要素间的安排组合。但社会

科学主流的研究思路和风格趋向于关注某一种机制并在研究过程中将其“孤立分化”以供解析 ,

而不是从各种机制之间的关系中理解、认识其作用。例如 , 英文文献中有关市场机制在社会分

层中的作用、①地方政府的角色②以及社会网络的作用③对认识中国社会变迁提供了独特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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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和分析概念。但制度变迁很少只有某一机制在起作用 , 而常常涉及多重制度逻辑和过程。

而且 , 在与其他机制的相互作用中 , 某一具体机制影响的程度和方向也可能发生很大变化。社

会科学追求简约 (parsimonious) 理论模型的倾向限制了研究者的理论视野和想象 , 对这些已有

模型与实际发生过程之间的偏差和距离视而不见。正因为此 , 社会科学诸多理论对于正在发生

的制度变迁过程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能力 , 也没有对制度变迁研究起到有益的指导作用。这一

领域中的学者在其研究中常常不得不勉为其难 , 临时拼凑分析工具和理论观点来解释这些现象。

针对制度变迁领域中理论贫瘠的状况 , 本文提出一个“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框架 , 从三

个方面克服以往研究的不足。第一 , 我们的分析框架力主“突破简约”,①强调多重制度逻辑之间

的相互作用 , 在此基础上提炼发展理论分析。第二 , 我们强调这些制度逻辑的微观基础 , 即它

们在某一领域中相应群体行为方式上的体现 , 从而建立宏观制度逻辑与微观群体行为之间的联

系。第三 , 在上述基础上 , 我们强调制度变迁是一个内在性过程 , 即多重逻辑与群体间的相互

作用影响和制约了随后的发展轨迹。因此 , 认识制度变迁必须着眼于对其具体演变过程的深入

分析。

我们以一个北方农业乡镇 2000—2008年间四届村庄选举演变过程的个案研究来具体阐述这

一分析框架的研究课题、分析概念和基本命题。从形式上和实践上 , 村庄选举都可以说是一个

新兴的社会制度 , 按照 198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以下简称《组织

法》) , 村庄选举指村民每三年一轮直接投票选举产生村庄的村委会 , 作为管理村庄事务的自治

领导机构。在正式法规上 , 村庄选举过程和选举产生的村委会运作都有着一整套明确规定的程

序和目标。自 1998年《组织法》修订正式颁布后 , 村庄选举的正式化得到进一步落实执行。今

天 , 村庄选举已经成为一个制度化的民主实践 , 在中国的 31个省市自治区的 60万村庄的 6亿农

民中周而复始地实践着。不难看出 , 一人一票、公开竞选、直接选举和村民自治等制度规定与

传统中国乡绅基础上的村庄治理模式迥然不同 ,②也与集体化时代自上而下的集体组织制度大相

径庭。③换言之 , 村庄选举在乡土中国引进了一个崭新的治理逻辑。

本研究中有关村庄选举的经验材料主要来自笔者在中国北方 FS镇的田野观察和访谈。FS

镇是一个农业镇 , 由 27个村庄组成。笔者自 2004年起每年多次回访至今 , 跟踪观察该镇在农业

生产、村庄治理、基层政府诸方面的状况和演变。2000—2008 年期间 , 该地区的村庄选举经过

了早期的政府干预控制、农民抵制抗争等阶段 , 至今已演变为村民广为接受、积极参与的制度

化实践。我们应用“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框架来阐释这一制度变迁背后的机制和过程。我们

的微观着眼点不是把这个具体研究场所的方方面面说清楚 , 也不是将有关这一乡镇的研究结论

推而广之。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深入仔细的个案观察对制度变迁内在过程有深入把握 , 从而帮助

我们澄清分析概念 , 把握因果机制 , 以便阐述这一分析框架的分析角度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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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变迁中的多重逻辑 : 一个分析框架

提出“多重制度逻辑”的理论分析框架前提是 , 大规模制度变迁涉及多重过程和机制 ; 而

只有在这些过程机制的相互作用中才能恰如其分地认识它们各自的作用和影响 , 由此对制度变

迁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例如 , 诺斯和托马斯①有关西方经济历史中制度变迁的理论有着很大影

响。他们的理论特意强调了效率机制———即价格的相对变化———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但是 ,

诺斯后来承认 ,“统治者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来制定规则 ; 因此交易成本通常导致效率低下的所

有权盛行”。②在这里 , 效率机制与既得利益之间相互作用导致了所有权配置不同于效率机制单

一影响的演变轨迹。同样地 , 在研究中国社会转型对社会不平等状况的意义时 , 倪志伟的“市

场转型理论”提出了有关市场机制衍生新的社会分层形态的命题。但倪后来也意识到 , 国家权

力与市场机制的相互作用会导致与单纯市场机制迥然不同的社会不平等形态。③基于此 , 仅仅关

注某一机制的研究视角可能导致理论预测和研究设计上的偏差甚至是本末倒置的结论。许多学

者呼吁要关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多重过程和机制。④

从这一前提出发 , 我们提出“多重制度逻辑”分析框架。第一 , 将制度变迁中的多重过程

机制及其相互作用作为分析着眼点。制度逻辑指某一领域中稳定存在的制度安排和相应的行动

机制。这些制度逻辑诱发和塑造了这一领域中相应的行为方式。例如 , 在国企改制过程中 , 不

难看到各种制度逻辑的参与———国家对资源控制的逻辑 , 公共资产分配的逻辑 , 相关领域中既

得利益集团的行动逻辑 , 以及企业内部员工的行动逻辑。在村庄选举这一制度变迁过程中 , 我

们观察到中央政府、基层政府和乡村社会这三个领域中不同制度逻辑的参与和相互作用。不仅

如此 , 某一制度逻辑的作用是在与其他制度逻辑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 , 因其他参与的

制度逻辑不同而有着不同的作用。例如 , 虽然市场规律是普遍的 , 但市场逻辑对社会不平等的

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与国家逻辑的相互作用而重新塑造。例如 , 同是市场制度占主导地位的

西方国家 , 其社会分层的状况也每每不同。⑤因此 , 如果我们超越具体社会背景或从统计意义上

“控制”其他制度逻辑而孤立抽象地讨论某一制度逻辑的作用 , 常常会导致对其作用的片面认识

甚至误读。在这个基础上 , 我们提出第一个命题 : 制度变迁涉及多重制度逻辑 ; 我们必须从这

些制度逻辑的相互关系中认识它们的作用和影响。

第二 , 制度逻辑提供了宏观层次上制度安排与微观层次上人们可观察行为之间的联系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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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认识制度变迁的微观基础提供了一个分析角度。制度体现在人们在物质和象征性活动诸方

面的稳定行为方式之上。①这些制度安排导致了特定行为模式的产生和重复存在 , 而制度逻辑的

微观行为意义则体现在人们的日常行为活动中。制度变迁正是这些自愿或不自愿参与其中的群

体争取各自利益的过程 , 体现在这些不同群体的行为形式和相互关系之间的变化之上。例如 ,

在国企改制这一制度变迁过程中 ,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管理层、在职职工 , 甚至已

退休职工的行为各自不同 , 反映了他们所在领域制度逻辑的制约和塑造。因此 , 我们可以从微

观层次即群体行为的相互作用中来观察认识制度变迁中多重制度逻辑的互动过程。换言之 , 我

们需要解读为什么这些行为者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行为方式 , 以及这些行为之间是如何互动的 ,

才能对制度变迁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需要指出的是 , 个人行为并不只是被动地反映了所处场

景的社会规范。如分析所示 , 这些行为可能是理性的、功利的 , 但它们受制于制度环境 , 因此

是可以分析和预测的。可以将上述思路概括为第二个命题 : 制度逻辑诱发了具体的可观察的微

观行为 ; 因此 , 对一个特定领域中制度逻辑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把握和预测这些行为。而不同

群体的行为方式及其相互作用有助于认识这些制度逻辑 , 从而使得制度变迁研究建立在实证基

础上。

我们对制度逻辑间相互作用的分析着眼点引出了第三个命题 , 即需要关注制度变迁的内生

性过程 , 才能对制度变迁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不同群体和个人带着各自的利益参与制度变迁

的过程 , 反映了各自领域的制度逻辑 ; 而他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状况和时间性也制约了随后演变

的轨迹和途径。例如 , 虽然中国改革开放的宏观政策和环境相似 , 但改革过程中的诸多发展模

式反映了不同区域内各种制度逻辑以及相应的微观行为方式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特有演

变轨迹。借用社会学家蒂利的话来说 , 这些制度逻辑“是一些重复再现的动因 , 它们在不同的

情形和次序排列组合中相互作用 , 从而导致相去甚远但又循迹可查的结果”。②即制度变迁的具

体结果可能随制度逻辑之间互动和时间变化而异 , 但这些结果背后的主要驱动机制和过程是可

以分析解释的。我们必须深入分析这一不断演变的过程 , 才能有力地解释这些制度逻辑的相互

作用如何导致制度变迁的结果。因此 , 多重机制相互作用下的动态过程成为理解制度变迁的一

个重要着眼点。值得指出的是 , 对参与制度变迁的多重过程的取舍、对微观行为方式或内生性

过程不同侧面的关注或忽略 , 取决于研究者的理论抽象和分析视野 , 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下文将通过一个乡镇中村庄选举的具体个案分析来阐释这一分析框架。研究工作分为两个

部分 : 1. 对参与村庄选举的多重制度逻辑及其微观意义的理论讨论 ; 2. 对制度变迁内生性过

程的具体分析。

三、理论讨论 : 村庄选举的多重制度逻辑及其微观行为意义

我们集中讨论那些参与村庄选举这一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具体制度逻辑及其微观行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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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选举的诞生与发展为研究中国转型社会制度变迁的机制和过程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个案 ,

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国内学者的研究着重于本土研究 , 特别是关注村庄选举中家族力量、

村庄基础、乡村精英等方面的作用。①英文文献中也积累了大量研究工作。②英文研究工作大多

以西方选举制度为参照框架或某种理想选举框架来评判这些村庄选举 , 即“从乡村民主的理想

类型来测量村庄选举的状况”。③但这些研究对村庄选举演变的地点、时间、制度背景以及初始

条件却关注不够。④

从“多重制度逻辑”分析框架的角度 , 应该从何处入手来发现、提炼村庄选举演变过程中

的制度逻辑呢 ? 作为研究的一个切入点 , 让我们首先看一看 FS镇村庄选举中每每可见的场景。

在每个村庄的选举会场 , 我们看到一群群村民赶来投票。村民参与选举的动员过程和他们的选

举行为构成了村庄选举的基本内容。如果我们走近这些场景仔细辨认 , 会发现镇政府工作队的

成员们自始至终参与选举的整个过程 , 而且占据着选举过程的关键环节———组织选举机构、监

护投票场地、维持选举秩序、帮助不识字村民填写选票 , 等等。在这熙熙攘攘的选举活动背后 ,

又能随时感受到国家和国家政策无所不在的影响———各地选举过程的每个环节 , 从选举大会的

致辞文本、选举委员会组成、选民登记、选举程序 , 到墙上的标语口号 , 都依随中央政府制定

的统一规定加以实施。在这些嘈杂有时甚至混乱的选举场面中 , 不难辨认出三个行动主体 : 作

为选民的村民、基层政府官员、国家及其相应政策。这三个行动主体的行为和角色反映了塑造

新兴村庄选举制度的三个制度逻辑———乡村的逻辑、科层制逻辑、国家的逻辑 ; 这些制度逻辑

及其在制度变迁过程的微观行为意义是下面理论分析的着眼点。

本文的中心命题是 : 村民、基层政府和国家这三个行动群体的行为受他们身处领域中的稳

定制度安排制约 , 反映了各自领域中的制度逻辑。村庄选举正是在这些多重并存的制度逻辑间

相互作用下兴起、演变的。因此 , 我们必须从它们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中认识、解释这些群

体行为 , 它们所体现的制度逻辑及其对村庄选举的影响。

　　国家的逻辑

我们把国家定义为包括中央政府各机构以及全国性立法执法机构 (如全国人大) 的决策部

门。村庄选举是国家推动建立的乡村治理制度。在自上而下的立法和实施过程中 , 中央政府是

一个重要的驱动力量 : 在每一轮选举前 , 中央政府 (有关部委特别是民政部) 发布文件指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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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村庄选举基本框架 ; 而各级地方政府自省、市、县到镇据此部署并制定细节步骤加以实施。

如果从狭义上把分析着眼点仅仅放在村庄选举领域中的国家政策 (即中央政府关于村庄选举的

指令) 以及有关部委的推动上 , 不难发现 , 这些政策指令多年来持续并且逐步深入地倡导民主

选举的实践和制度建设。

但是 , 这种“狭义上”的分析着眼点的确是过分狭窄而导致片面认识国家在其中的作用。

在此 , 需要关注“国家的逻辑”, 即那些有关中央政府和政策决策过程的稳定制度安排。我们的

分析始于一个基本的观察 : 即 , 中国的国家政权不是铁板一块 , 而是由有着多重目标和不同利

益的各个部门机构组成。①谢淑丽②指出 , 中国改革时期的政治逻辑表现在政府各部门间多种利

益间的平衡、妥协和达成一致 , 体现了一种渐进而不是跳跃式的改革道路。因此 , 国家政策的

决定和推行是在各个部门间的相互作用和制约下实现的。这一思路指出了国家逻辑在村庄选举

领域中的几个突出特点 : 第一 , 有关村庄选举政策的制定过程反映了中央政府不同部门利益间

的矛盾、竞争和共识。例如 , 民政部负责村庄选举的部门一直积极推动这一制度的发展和健全。

但是 , 其他有关部门可能担忧这一制度施行中可能产生的“失控”状况。结果是 , 有关村庄选

举的国家政策难免出现模糊性和内在矛盾。这些模糊性和矛盾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留下了灵活性

的空间 , 也可能导致摩擦和紧张 , 从而影响了与其他制度逻辑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 , 中央政

府各个部门由于其任务、责任不同而向地方政府和官员提出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要求和目

标。例如 , 国家在农村的税收任务需要在村庄中建立有力的政府组织动员能力 , 这一要求难免

与村庄选举的村民自治原则发生冲突。再如 , 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是各级政府的重大任务 , 这些

政策的有效执行也需要基层政府与村庄干部有着密切配合的关系 , 这为基层政府插手村庄选举

提供了重要驱动力 , 从而与村庄自治宗旨相悖。

我们需要在这一背景下认识、解读村庄选举领域中的国家逻辑。如果我们只是狭义地关注

某一领域或某一时间点上具体政策的倡导和推行 , 就恰恰忽略了国家逻辑中最为关键、最为微

妙和最需要解读的那些机制过程。具体说来 , 国家逻辑意味着中央政府对村庄选举的影响在多

重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的目标间变动不居 , 在宏观层次上表现出政策的不一致性 , 在极力推

行与谨慎防范两个极端之间摇摆 , 甚至两者同时存在。对国家的逻辑的分析使得我们从一个更

为广阔的视野来认识政府各部门的不同目标和利益 , 以及其他领域中的国家政策在村庄选举领

域中的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作用。我们提出以下命题概括上述讨论 :

命题 1a : 国家的逻辑意味着 , 有关村庄选举的国家政策和推动力度取决于不同政府部门间

多重不一的目标和利益之间的互动、竞争和妥协 , 所以时常是不一致的 , 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村庄选举领域中的国家政策并不是遵循某一既定路线持续不变的 , 而是针对选举过程中出

现的紧张和危机而不断调整应对。任何组织中的重大决策通常都是有关部门和利益集团间的协

商妥协所达成的此时此地的共识 , 因此这些决定大多是暂时的 , 有赖于这一决策背后共识基础

的稳定存在。而维系这一共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村庄选举实践过程中的反馈机制。如果这些反

馈是良性的 , 例如农村中政治压力和危机得到减缓或解决 , 这些反馈就会加强这一领域中有关

机构的利益联合体及其共识 , 从而鼓励、推动进一步的制度建设。但是如果这些反馈是负面的 ,

例如农村中的冲突增加 , 国家意图在乡村难以贯彻 , 就会削弱甚至瓦解不同部门、利益集团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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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识 , 从而诱导国家政策的转向。因此 , 我们提出以下命题 :

命题 1b : 国家政策随执行过程的反馈而不断演变。良性反馈推动国家政策进一步健全选举

制度 , 强化实施过程 ; 反之亦然。

过去 20年来 , 国家政策针对选举中产生的问题和危机有着一系列的调整。这种应对实际问

题的政策调整可能对制度变迁产生很大的影响。如下所述 , 针对近年来村支书和当选的村主任

之间的矛盾冲突 , 中央政府倡导“一肩挑”的政策 , 即由一人同时担任村支书和村主任的两个

职务。虽然这一政策只是针对当时问题的应对举措 , 但它对村庄选举产生了深远的、始未预料

的影响。

从国家逻辑这一角度来看 , 国家法规政策为村庄选举的兴起和运作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 ,

但是这一框架本身是松散的 , 有着内在矛盾。我们不能仅从这一框架本身对村庄选举制度的演

变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进一步分析会发现 , 国家逻辑为村庄选举注入了外在的和内生的动因 :

不同的甚至冲突的政策 (命题 1a) 诱发了村庄选举之外其他领域的重要影响 , 而自下而上的反

馈 (命题 1b) 意味着村庄选举同时是一个内生性的过程 , 表现出多重逻辑间相互作用下的途径

依赖。上述分析表明 , 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加强分析的力度 : 第一 , 需要扩展研究关注的范围 ,

即超越村庄选举领域本身 , 将其他领域中的部门和政策以及它们的利益目标纳入分析视野中 ,

考虑各政府部门间关系及其多重政策的相互作用 ; 第二 , 需要关注国家逻辑在村庄选举过程中

与基层政府和村民这两个行动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下面将讨论这两个行动群体及其背后的制

度逻辑。

　　科层制的逻辑

国家政策是通过各级政府的科层组织体系加以贯彻落实的。虽然《组织法》对基层政府在

村庄选举过程中作用的规定十分简要 , 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 , 基层政府 (特别是镇政府) 有

着至关重要的、常常是决定性的作用。例如 , 在 FS镇 , 镇政府一直是其辖区中村庄选举的直接

组织者 , 决定村庄选举的具体时间安排和操作方式 , 并且派出由镇政府工作人员组成的工作队

进入每个村庄 , 直接组织选举过程 , 并担当维护选举程序规则的责任。

那么 , 基层政府官员在村庄选举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 地方政府在转型中国的重要作用 ,

特别是激励机制对政府官员行为的影响在中文文献中已有众多研究。①许多研究工作揭示了政府

行为的多种特点 , 从强压、操纵、旁观到积极维护程序公正。怎样解释这一领域中差异如此之

大的政府行为呢 ?

我们认为 , 虽然这些政府行为各异 , 但它们背后遵循着稳定存在的科层制逻辑。组织管理

文献中的众多研究工作指出 , 组织内部的激励机制和组织外部环境诱导了相应的组织行为 ; 换

言之 , 组织行为是对组织激励机制和组织环境适应的结果。②地方官员面临着由自上而下的多方

政策和行政指令所构成的任务环境 , 必须在日常工作活动中加以执行和应对。因此 , 政府科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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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制度逻辑 , 特别是官员面对的激励机制和任务环境 , 是解读他们行为特点的关键所在。

为了讨论便利 , 我们以镇政府为例。首先以这样一个观察为起点 : 镇政府领导干部的主要关注

点是他们职业生涯的前景。①近年来 , 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措施使得这一关注更为突出和紧迫。第

一 , 政府内部集权意味着下层官员的升迁和其他调动更多地依赖于上级官员的考核和评定。第

二 , 人事管理制度中有关晋升的年龄限制使得官员们对他们及时晋升的机会更为敏感关切。政

府科层制度中的压力型体制、向上负责制和激励机制使得基层官员对来自上级的指令十分敏感。

换言之 , 科层制的逻辑致使基层官员极力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 , 以期有利于自己职业生涯的晋

升或者不被淘汰。

但是 , 我们并不能从科层制逻辑本身推断出这样的结论 : 地方官员在村庄选举这一领域中

会极力遵循和执行有关的国家政策部署。在这里 , 我们必须关注基层政府所处的任务环境 , 即

他们所面临的自上而下的不得不应对的各种任务 , 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上所述 , 国家

的逻辑意味着来自中央政府的政策有着相互矛盾甚至是冲突的多重任务和目标 , 如计划生育、

集体负债、公共项目等各种任务 , 而村庄选举只是这些诸多任务之一而已。即便我们把注意力

仅仅放在村庄选举领域中 , 也不难看到这里有着多重、相互矛盾冲突的目标。第一 , 完成村庄

选举本身即是一个棘手的任务目标。村庄中已有的矛盾纠纷可能会引起冲突对抗 , 打断选举过

程 , 使得镇政府无法完成村庄选举这一基本任务。第二 , 地方官员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助他们

中意的候选人当选 , 以期将来工作配合上得心应手。第三 , 地方官员的另一重要任务是维护

“社会稳定”, 即防止选举过程中出现闹事、上访等冲突事件。这些目标之间是相互冲突的。例

如 , 插手干预选举过程帮助中意候选人的举动可能引起村民不满和抵制 , 从而威胁到“社会稳

定”的目标。

因此 , 基层政府官员必须在任务环境中各种相互矛盾冲突的目标之间加以权衡 , 在轻重缓

急间加以选择。而科层制逻辑意味着 , 这些官员们会选择那些最为有利于职业晋升的做法 , 或

最大程度上避免那些威胁其职业生涯的做法。具体说来 , 地方官员只有在有利于他们的仕途升

迁的目标利益时才会努力推动村庄选举、积极维护选举秩序。这些思路可以用下面的命题概括。

命题 2a : 地方官员对待村庄选举的态度和行为取决于其任务环境中多重政策目标相应的各

种代价和收益的总体权衡。

这一命题虽然看上去简单直观 , 但有着重要意义。它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宏观制度安排引向

地方政府面临的多重任务环境以及相应的微观行为 , 特别是地方官员所关心的各种选择和相应

的收益。就村庄选举来说 , 地方官员在其中的角色取决于任务环境中所塑造的镇政府和村干部

之间的关系。我们用两个虚拟的情形来说明这个观点。在情形一中 , 镇政府执行国家政策需要

村干部的大力协助方能成功 , 例如落实计生政策时 , 镇政府官员需要深入农户。没有村干部的

配合就无法完成这一工作。在情形二中 , 镇政府无需村干部协助即可完成自上而下的任务。例

如 , 近年来镇政府的税收任务可以通过工商管理部门完成 , 与村干部没有关系。不难看出 , 在

前一情形下 , 镇政府官员有着极大激励去参与村庄选举帮助自己中意的候选人当选 , 以便今后

工作顺利。而在后一种情形下 , 镇政府在村庄选举中没有利益 , 也就没有干预的激励。在现实

工作环境中 , 地方官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任务 , 需要村干部的有力协助。村庄选举对于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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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来说事关重大 , 而村庄选举自治原则却可能选举出与镇政府不合作的村干部。不难看出 ,

基层政府参与村庄选举的方式和程度与其任务环境密切相关 , 可以用下面的命题概括。

命题 2b : 任务环境所导致的地方政府和村干部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越密切 , 地方政府干涉

村庄选举的激励越大 ; 反之亦然。

因此 , 虽然科层制逻辑是稳定的 , 但具体的政府行为随其任务环境不同而异。同样地 , 虽

然在中国政府体制中国家政策对政府行为有着强大的激励机制 , 但国家逻辑中多重、矛盾的任

务目标意味着 , 地方政府有着很大的灵活性来应对复杂的环境。我们要关注地方政府官员面对

的任务环境及其变化 , 才能理解科层制逻辑导致的基层政府在村庄选举过程中的行为方式。

　　乡村的逻辑

村庄选举制度赋予村民一个不同以往的崭新角色 : 每个成年村民都有权利以直接参与、一

人一票的方式参与选举村领头人的过程。不难看出 , 村庄选举的形式和程序是建筑在现代公民

权之上的 , 即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决策者 , 有着公民地位所赋予的责任和权利。这一制度

实践明显不同于传统的宗族邻里基础上的士绅治理方式或者集体化时期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

方式。

然而 , 村民参与公共领域中的行为方式并不总是与公民身份和地位一致的。从根本上说 ,

乡村生活不是围绕独立的个人建立起来的。恰恰相反 , 乡村的逻辑将村民们编织入各种社会关

系特别是家族邻里的网络之中。费孝通用“差序格局”来描述这种乡村逻辑 , 即人们按照血缘、

家庭、家族关系塑造了不同社会距离的“社会圈子”。在历史上 , 家庭、家族和其他文化基础上

的权威在乡村治理方式与国家的互动中有着重要作用。①这种传统乡村制度尽管受到了社会主义

改造的冲击 , 但即使在国家强势的集体时期仍然生存了下来 ,②在农民日常生活的实践中不断延

续下去 , 体现在农民家庭在村头田间、红白喜事上的互惠相助。

而改革开放时期的土地承包制重新启动和强化了乡村逻辑。农村土地承包制以农户家庭为

单位 , 突出了家庭而不是个人作为决策者的地位 , 使其成为农村经济、政治、社会关系的重要

基础。国家的农业税收主要是按农户承包土地为计算单位的 ; 集体项目的筹集资源也是以农户

承包土地的面积为基础的 , 而农户内部进行多重任务 (农活、子女抚养、外出打工等) 劳动分

工。村民间社会关系及其动员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家庭、家族和邻里基础之上的乡村逻辑。

乡村逻辑虽然受到国家的逻辑和基层政府体现的科层制逻辑的干预和制约 , 但它有着很大的独

立性 , 建筑在村庄中具体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之上 , 并在乡土社会的日常生活交往中延续发展。

因此 , 乡村逻辑在村庄选举中成为一个独特的组织机制。

一些学者指出 , 地方性社会制度可以帮助乡村的经济发展和提供公共产品。③但是 , 乡村逻

·041·

中国社会科学　2010年第 4期

①

②

③

P. Duara , Culture , Power , and the S tate : R ural N orth China , 190021942 ,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8 ; Yan Yunxiang , The Flow of Gi f ts : Reci p rocit y and S ocial N etw orks in a

Chinese V i l lage ,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6.

E. Friedman , P. Pickowicz and M. Selden , Chinese V i l lage , S ocialist S tate ,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91.

Peng Yusheng , “Kinship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s in Chinaπs Transitional Economy ," A merican

J ournal of S ociology , vol. 109 , no. 5 , 2004 , pp . 1045274 ; L . Tsai , “Solidary Groups , Informal

Accountability , and Loc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 A 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vol. 101 , no. 2 , 2007 , pp . 355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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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是一把双刃剑 , 它可以产生村庄内部的凝聚力 , 也可以加剧不同家族基础上的利益分化。而

且 , 乡村逻辑作为一个特定的组织机制 , 可能与村庄选举的正式制度发生冲突。比如 , 以农户

或家族为基础的代票选举在村庄选举中普遍存在。从乡村逻辑角度来看 , 农户是一个决策单位 ,

所以这样的做法是合情合理的。特别是 , 今天许多农民外出打工 , 他们的家庭要求代他们投票。

但是 , 村庄选举的正式程序要求一人一票 , 代票有悖民主选举的基本原则。因此 , 民主选举的

程序与乡村逻辑之间的紧张是难以避免的。

那么 , 乡村逻辑在村庄选举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 在这里 , 我们讨论它在不同时间点对选

举参与和村庄间差异方面的影响。乡村逻辑并不是静态的 , 而是随着村庄选举制度的演变不断

发展的。在去集体化的早期 , 乡村逻辑主要局限于社会和经济交往领域———社会交往和农田互

助活动 , 并没有延伸到村庄选举的政治领域中。但随着村庄选举在农民生活中日益重要 , 乡村

逻辑成为村民动员的基础。随着村庄选举的演变 , 村民学习如何动员资源 , 协调他们的活动 ,

组织他们的利益 , 乡村逻辑也随之更为活跃和有效。这些观察可以归纳为以下命题。

命题 3a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乡村逻辑从社会和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中 , 在村庄选举中

变得更为活跃突出。

这意味着 , 村庄选举的基本状况———村民参与率和候选人支持率———将逐渐反映村民的意

愿 , 而基层政府干预导致的村庄间同质性状况随之弱化。乡村逻辑的逐渐强大并不意味着村庄

治理模式的趋同性 ; 恰恰相反 , 乡村逻辑往往会塑造和延续村庄间的多元状况。即日益强化的

乡村逻辑放大了村庄间在家族、邻里和其他社会关系方面的差异。在那些家族组织不是十分强

大的村庄 , 乡村逻辑常常建立在其他的法团基础之上。例如 , 历史上的集体传统可能有助于村

里党支书的权威地位 ; 或者过去的集体传统与家族制度相结合为新的政治权威提供一个混合的

基础。因此 , 我们提出下面的命题。

命题 3b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乡村逻辑的兴盛会延续和加剧村庄间选举活动的差异性。

毋庸置疑 , 上面的理论讨论以及提出的国家逻辑、科层制逻辑和乡村逻辑的分析概念大大

简化了村庄选举的复杂过程 , 而且我们的讨论仅仅局限在与村庄选举直接有关的领域。但即使

这样的理论简化后 , 我们对这些制度逻辑及其之间互动的关注已经指出了村庄选举这一制度背

后的多重机制和相应变化过程的复杂性。我们将具体讨论这些制度逻辑在一个乡镇的村庄选举

中的互动过程 , 以及这一内生性过程的特点和轨迹。

四、FS镇村庄选举 : 一个案例研究 (2000—2008)

　　历史背景与选举演变的大趋势

FS镇是北方山丘地区的一个农业镇 , 共有 27个村庄 , 约 215 万人。当地农民以种植玉米、

葡萄以及其他水果为主。2005年人均年收入约 3000元。这个数字显示 , 与沿海地区甚至邻边地

区相比 , FS镇属于经济不发达地区 , 但在全国农村中仍属中游偏上水平。即使在同一镇里 , 各

村在农作物种植和劳务活动上也差别很大 : 那些靠近镇中心的村庄中许多青壮年劳力离开农田 ,

从事商贸活动。在偏远山区的村庄中 , 大多数劳力都外出到城市里打工谋生。这些村庄间的差

异对于村庄治理结构有着重要意义 : 对于大部分外出打工的农民来说 , 村庄选举在他们生活中

意义甚微 ; 但在另外一些村庄中 , 大多数劳力依靠农田耕作生存 , 而村干部负责管理集体资产、

水利以及国家农业项目的落实 , 因此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有着重要作用 , 村庄选举也因此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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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

我们应该使用哪些指标来衡量和评估村庄选举的制度变迁过程呢 ? 在已有研究文献中 , 学

者们从选民投票率、选举竞争程度、程序公正 , 到当选的村委会的运作情况等不同方面考察了

村庄选举这一制度。在下面的实证研究中 , 我们集中考察这一制度变迁的三个方面 : 第一 , 村

民的参与程度。民主选举意味着民众的平等参与 , 所以 , 选民参与率是民主选举有效程度的一

个重要指标。第二 , 候选人间的竞争程度 , 即当选村主任的得票率。这个指标的主要意义在于

检测村庄选举是否被当地政府或其他势力操纵控制。候选人间的竞争程度越强 (即当选村主任

的得票率比较低) , 则选举被操纵的可能性越小。①第三 , 村庄选举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村支

书与村主任这两个权威之间关系的问题。按照正式程序村支书由村支部党员选举、上级党委

(镇党委) 批准正式产生。但在实际运行中 , 村支书的当选大多为镇党委所左右 , 而且镇党委可

以随时撤销其职务。与此相反 , 村委会成员包括村委会主任通过村庄选举的多数票产生 , 镇政

府无权撤销这些民主选举产生的职务。我们的讨论集中在村主任这一职位 , 这是因为在村委会

的实际运作中 , 村主任职位最为重要 , 也是村庄选举的中心所在。村支书和村主任代表了两个

不同合法性基础的权威 : 前者来自自上而下的政府任命 , 而后者则基于自下而上的村民投票。

在集体化时代 , 村庄 (即生产大队) 是人民公社一部分。那时 , 村庄中的决策大权在村支书手

中 , 村主任只是村支书的帮手而已。这种做法直到后来仍然长期存在。因此 , 村庄选举制度演

变的一个重要指标即是这两个权威之间关系的转变状况。如果村庄选举制度有了实质性进展 ,

村庄权力应该由村支书转移到村主任手中。

图 1　选民参与率与村主任当选得票率的盒状图

图 1显示 FS镇 27个村庄间选民参与率与候选人竞争率在 2000—2008年间四轮选举过程中

的演变状况。在这里 , “参与百分比”指一个村庄中有选举权的村民的投票率 ; “得票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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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 , 竞争性概念的意义并不总是明确无疑。在一些村庄 , 缺乏竞争性 (即村主任高票当选) 反映了

政府操纵或者家族力量 ; 但在另外村庄里 , 这可能恰恰反映出当选者的威望 , 与操纵选举无关。我们

使用这一指标在不同时间点的变化来观测村庄选举制度的演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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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当选的村主任在全部选民中的得票率。图 1 表明 , 村民参与程度随着时间推移而有了显著

变化。在早期当地方政府有着强大控制能力时 , 村庄间同质性很强 , 村民参与率很高而且村庄

间差异很小。在前三轮的选举中 , 村民参与率高达 80 %。但是 , 在后面的两轮选举中 , 特别是

2008年 , 村庄间的选举率发生了显著差异。竞争程度在不同年份也有着类似的趋势 : 与后期相

比 , 在 2000年的早期阶段 , 当选村主任的得票率很低 , 这表明那些受到政府支持的候选人的群

众基础薄弱 ; 但村庄间的差异不大。到了 2008年的最近一轮 , 候选人间的竞争性明显增强 , 而

村庄间差异性则随之大大提高了。这些趋势表明 , 这四轮选举过程中选民参与率和候选人竞争

程度都有了显著变化。

图 2显示 , 在 2000—2008年的四轮选举中当选村主任的三个不同类型 : 1. “一肩挑”, 即一

个人担任村主任和村支书两个职务 ; 2. 只担任村主任一个职务———通常这标志着独立于村支书

的民选领袖 ; 3. 当选村主任 , 同时担任村支部成员。与图 1相同 , 随着时间推移 , 这些指标发

生了显著变化 , 表现出这两个权威基础相对重要性的转化。因为这些关系变化十分微妙 , 我们

在讨论有关选举具体活动时再详细解读这些变化及其意义。

图 2　四轮选举中村庄权威关系的变化

　　　　资料来源 : FS镇村庄选举档案。

从以上三个指标的维度来测量 , 村庄选举制度在这四轮选举过程中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

大趋势提出了一系列的研究课题 : 我们应该怎样解释这些观察到的制度变迁过程 ? 这些演变背

后的机制是什么 ? 下面 , 我们按照时间序列 , 结合历史背景条件来讨论这一制度变迁过程 , 特

别是上述制度逻辑及其互动在其中的作用。

　　2000年 : 被操纵的选举

2000年迎来了《组织法》修改颁布后的第一轮选举。至此时 , 中国农村已经历了 20年的去

集体化过程 , 农业活动决策权已经归还给农民家庭。集体化时代被压抑的乡村逻辑在经济和社

会领域中发挥着活跃作用 , 如协调农活和社会交往等方面的活动。但是 , 乡村逻辑还没有延伸

至村庄选举的政治领域中 , 地方政府在落实国家政策过程中起着积极作用。从征收农业税、执

行计划生育政策 , 到兴办各种集体项目 , 镇政府都是处于直接组织领导的地位。在村庄里 , 村

支书总揽大权 , 而村委会只是扮演一个协助的角色。在这个大背景下 , 以村支书为中心的村干

部与镇政府有着密切协作、互为依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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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庄选举制度演变的这个历史关头 , 国家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 以上讨论的国家逻辑表明

国家政策反映了各种不同甚至冲突的目标和利益。实际上的确如此。如果我们把分析视野局限

在村庄选举这一领域中的政策文本 , 会发现国家政策是连贯渐进的。修改后的《组织法》推进

了选举过程许多方面的正规化、程序化。伴随着这一推动力 , 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制定了相关的

详细程序步骤 , 通过各级地方政府积极推行村庄选举的贯彻执行。从这一角度来看 , 中央政府

的信号是清晰明确的 : 村庄事务应该以自治方式 , 通过村民选举产生的村委会加以管理解决。

但是 , 这并不是中央政府的唯一声音。来自中央政府还有诸多其他的声音。这些声音以各种国

家政策或上级工作指令部署的形式出现。在这个阶段 , 中央政府在农村地区征收农业税和其他

税费 , 以及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力度也在不断增大 , 推动着基层政府进入村庄内部去执行落实

这些政策。结果是 , 基层政府官员在实际工作过程中面临着多重的相互矛盾的任务环境。在组

织落实村庄选举这一任务之外 , 他们还有着来自上级的更为急迫的任务———征收农业税、执行

计生政策、完成公共项目等 ; 而要完成这些任务都需要村庄干部的积极配合。

那么 , 基层政府官员是怎样应对任务环境中这些不同要求呢 ? 事实上 , 基层官员此时此地

的选择并不困难。我们从上述三个制度逻辑在这一时期的相互作用中不难解释地方政府官员的

行为取向。首先 , 虽然国家政策推动村庄选举 , 但国家在其他领域中更为迫切的任务要求镇政

府加强对村庄的控制。其次 , 1990年代中期税制改革的一个结果是把基层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完

成征收农业税任务挂钩 , 为镇政府干预村庄提供了强大激励。再次 , 在村庄选举早期阶段 , 集

体化时代延续下来的权力结构仍有着极大影响。村支书仍然是村庄权力中心 , 选举产生的村委

会以及村委会主任只是村支书的助手角色。与此同时 , 集体化时代受到压抑的乡村逻辑虽然在

这时的农业生产和社会交往领域中活跃起来 , 但还没有在村庄选举的政治领域中发挥作用。这

些状况意味着 , 镇政府干预选举以便选上得心应手的村干部的做法有着极大的好处而且代价

甚微。

所以 , 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地方政府官员积极参与操纵村庄选举。据当年参加村庄

选举的镇干部回忆 , 在所有村庄选举中 , 镇政府都主导策划推出候选人 , 政府工作队在村民选

举大会上极力为这些候选人拉票。此时 , 村民们大多被动接受政府的号召呼吁。一位参与当时

选举的镇干部回忆道 :“在选举大会上 , 政府工作队或者村支书告诉村民 , 这个候选人为村里做

了这样或那样的事情 , 号召大家投票给他。村民们很容易被说服把票投给他。”

在这种情形下 , 我们看到了一个与过去集体化时代十分类似的状况 , 村支书仍然掌握村中

大权 , 而村庄选举只是一个象征意义上的制度形式。在 FS镇 2000年选举中 , 我们可以清楚看

到这样的情形。如图 1所示 , 各个村庄有着极高参与率而且村庄间差异不大 , 反映了地方政府

控制下高度同质性的状况。与此同时 , 当选的村主任得票率不高 , 表明了村民对政府推荐候选

人的冷淡态度。图 2中 2000年的片段显示 , 在 27个村庄中 , 10个村庄的村支书根本没有参加

村委会选举 ; 在另外 17个村庄中参加选举的村支书大多只是做个样子 , 以满足村主任差额选举

的程序要求。只有少数村庄有着村支书和村主任职务一肩挑的情况 , 这通常是人口稀少的小村

的传统做法。我们在田野访谈中了解到 , 村委会和村主任候选人大多是镇政府和村支书事前商

量圈定的。有些村支书在第一轮预选中得到高票 , 但退出竞选 , 说服村民在正式选举时把票投

给政府和村支书推出的村主任候选人。当选的村主任大多也是村支书领导下的村支部成员 (见

图 2) , 这也是集体化时代的一个特点。

从更为广阔的背景来解读这些情形 , 我们不难看到 2000年的选举反映了集体化时期传统的

延续。国家逻辑反映出中央政府各方多重不同的要求 , 为基层政府的灵活执行留下了极大空间 ;

·441·

中国社会科学　2010年第 4期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乡村逻辑在此时此地寂静冷落 , 对选举过程没有什么影响 ; 而地方政府延续集体时代的传统 ,

在这个领域中占主导地位。这些大的环境特点确定了地方政府所面临的各项任务以及相应的收

益代价 , 从而决定了他们的轻重缓急选择 , 即科层制逻辑导致了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干涉村庄选

举 , 操纵选举结果。现在回顾这个阶段 , 我们还可以推测另外两个始料未及的重要后果 : 第一 ,

这一时期的村庄选举显示出强大的制度延续性为推动村庄选举制度的决策者提供了正面反馈 ,

减轻了决策层起初对基层政权失控的忧虑 , 从而加强了自上而下继续推动村庄选举的共识。第

二 , 虽然村庄选举起初只是一个象征性形式 , 但随着这些规则程序的制度化 , 以及相应的社会

期待和选举机会的周期性出现 , 村庄选举为多重制度逻辑的持续互动和进一步演变 , 提供了一

个稳定的场所和机会。

　　2003年 : 对抗冲突的选举

到 2003年 , 中国农村进入一个冲突与对抗的时期。税制改革促就了各级政府在农村地区攫

取资源的倾向 , 强化了地方政府和村干部积极干预村民生活的角色 , 从而激化了地方政府与农

民之间的紧张对立。在 FS镇 , 几年前地方政府一次大幅度提高税费征收的举动导致了许多村庄

的公开抗税。到 2003年 , 镇政府只能在 1/ 3的村庄中征收到全额农业税 , 有 1/ 3的村庄只能收

到部分税款 , 另外的 1/ 3村庄则不能收到分文税款。

不难理解 , 2003年选举反映了这个大背景下的紧张和对抗。在村民们反抗地方官员税费摊

派和滥用权力的过程中 , 村庄选举成为极少的合法机会来公开表达他们的声音 , 寻找代表自己

利益的领头人。农村的紧张对抗状况激活了乡村逻辑在政治领域中的运作 , 家族和其他乡情关

系因此成为村庄选举过程中的重要动员机制。与此同时 , 地方政府面临来自上级的落实各项政

策的强大压力和自下而上的村民抵制力量的双重对立的压力 , 为他们深入村庄贯彻执行各项任

务造成了极大困难。而在这些多重任务中 , 征收农业税涉及政绩考核和镇政府财政收入的切身

利益 , 仍然是头等任务。因此 , 地方政府官员竭尽全力地卷入村庄选举 , 以期可以控制村干部 ,

为今后进村执行任务营造有利环境。在这种情况下 , 不难预见科层制逻辑和乡村逻辑发生直接

冲突 , 表现在村民与镇政府干部针锋相对的对抗。例如在 S村 , 村支书滥用权力导致了村民不

满。村民 L 带领村民四处上访 , 终于迫使镇政府将原村支书撤职 , 村支部和村委会也随之瘫痪。

在 2003年的村庄选举中 , 村民 L 公开对抗镇政府的操纵意图 , 自己组织班子参加竞选。他公然

在大喇叭中向全村宣布 , 如果他当选的话 , 会带领全村抗税。结果他以高票当选为村委会主任。

这个故事不是孤立偶然的。类似的紧张和对抗在其他村庄中也有发生。如图 1 所示 , 虽然

2003年的参与率与 2000年类似 , 但我们看到当选村主任的支持率明显上升。从图 2可以看到 ,

2003年的选举中村主任单独当选的比例大幅度上升。在 27个村庄中 , 有 15个村庄 (56 %) 的

村主任被改选换掉。这些改选中上任的村主任中有一些是政府中意的人选 , 因为政府为了控制

村庄也鼓励村支书竞选村主任 , 导致了“一肩挑”比例的增加 (见图 2) 。但是如同上述 S村的

例子那样 , 大部分独立当选的村主任是政府指定候选人的挑战者 , 这表明村民对政府干涉的公

然抵制。与以前选举相比 , 2003年选举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 村庄选举由象征性仪式转变为激

烈竞争的场所 , 而村民由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积极参与者。

在这个场景中 , 我们看到地方政府官员、村干部和村民都积极参与了村庄选举过程。多重

制度逻辑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解读这个场景。如上所述 , 地方政府官员的积极参与是科层制逻

辑所致 : 如命题 2b所示 , 这个时期的国家政策特别是征收农业税和计生等任务强化了基层政府

与村干部的密切关系 , 为基层政府干预村庄选举、操纵选举结果以便把得心应手的候选人选入

·541·

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 : 一个分析框架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村委会提供了强大的激励。另一方面 , 农村地区的紧张对立激活了乡村逻辑的动员机制 , 挑战

基层政府的操纵企图 , 村庄选举为村民动员起来维护自己利益提供了合法机会。在这个过程中 ,

一方面 , 乡村逻辑进一步得到强化 , 这部分地归因于村庄选举为村民参与政治和集体行为提供

了一个公共空间 ; 另一方面 , 重复出现的选举实践提高了农民参与集体行为的意识。活跃的乡

村逻辑诱发公开抗争和上访 , 严重削弱当地政府的执政能力并威胁官员的职业生涯 , 提高了政

府干预的代价。

值得指出的是 , 基层政府和抗争农民双方都在国家政策中找到支持。地方政府遵循国家行

政部门的强势立场 (如征收农业税、执行计生政策) 而采取积极干预的行为方式 ; 而村民则以

《组织法》规定的程序规则来抵制政府官员的强权干涉。在这一时期 , 双方经常在村庄选举的场

合发生争执。一位基层干部如是说 :“这些村民常常比我们这些干部还熟悉选举法规定。如果你

说话不小心 , 他们就会拿出选举法规定来质问你。”由此可见 , 国家逻辑中的多重的、矛盾的目

标和声音加剧了村民、村干部以及基层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 , 无意间催化了农村地区的政治

危机。

2003年选举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加剧了村支书和村主任这两个权威之间的紧张冲突。大批独

立竞选上任的村主任与自上而下任命的村支书之间难免发生摩擦甚至冲突。这些摩擦紧张以及

农村延绵不断的抗争和冲突正孕育着中国农村新的社会变革。

　　2006年 : 程序公正的选举

在 2006年 FS镇村庄选举前夕 , 中国农村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对村庄选举的制度环境产生了

重大影响。中央政府新出台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取消农业税、反哺农村的做法极大地缓解了农

村的紧张对立状况。这些政策的另外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是基层政府与村干部之间的关系也随

之大大淡化了。虽然这些政策调整与村庄选举并没有直接关系 , 但它们对村庄选举这一制度演

变有着重大且直接的影响。2006年选举的另外一个重要变化是 , 上级政府“提倡”“一肩挑”的

安排 , 即在村庄选举中尽量使村主任和村支书两个职务由一人兼任。这个政策的出台起初是针

对村支书和村主任两个权威之间的冲突而提出的权宜解决办法 , 但是它对村庄选举制度的演变

有着深远意义。因为镇政府已经无法控制村庄选举的结果 ,“一肩挑”政策意味着村民选举出的

村主任有了很大可能性成为村支书。换言之 , 村支书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村庄选举的结

果。这一措施给予村庄选举更大的合法性 , 对那些不能得到村民认同的村支书提出了挑战。而

且 , 它进一步限制了镇政府自上而下选择任命村支书的权力。

这些制度条件意味着地方政府面临的任务环境有了重要改变 , 从而引起其组织行为的相应

变化。取消农业税和其他税费摊派意味着镇政府不再需要依赖村干部在村庄中贯彻执行最为艰

巨的税收任务。事实上 , 任务环境的变化使得镇政府在村庄内执行贯彻的任务寥寥无几。如上

所述 , 计生政策是基层政府面临的另外一个重要任务。但是经过多年的推广执行 , 此时这一地

区的大多数农民家庭已经接受这些政策的基本要求。因此 , 进村入户执行任务的压力大大减轻 ,

而中央政府强调的“社会稳定”成为各项任务之首。这更减弱了地方政府干预村庄事务的积极

性 , 因为这些干预可能引起村民的对抗和上访 , 威胁“社会稳定”。

与此同时 , 活跃的乡村逻辑大幅度提高了政府干预的代价。通过多次村庄选举 , 村民们逐

渐意识到当选的村干部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 村庄选举成为一个争取自身利益和挑战不信

任的干部的机会。在 2006年的选举过程中 , 乡村逻辑独立于镇政府运作 , 在动员活动中十分活

跃有效。一位村主任这样说 :“如果我愿意 , 我很容易就可以再选上。这么多年我一直帮助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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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操办红白喜事。过去三年里 , 我参加送走了村里几十个老人。每个家庭都有自己家族的 20多

个的亲属 , 一招呼他们就会投票给我。”

在这一情形下 , 镇政府对待村庄选举的立场倾向有了一个重要转变 : 由积极干预选举过程

转变到积极维护程序公正。随着这一转变 , 镇政府也表现出了新的姿态和做法。第一 , 强调程

序公正。现在 ,“维持程序公正”成为保障“社会稳定”的有效武器。镇政府采用了一系列策略

———警车和警察到场维护秩序 , 对选举全过程录像 , 派政府工作组等———来威胁和警示那些试

图打断选举程序的人们 , 以确保选举过程顺利完成。第二 , 虽然镇政府仍然试图帮助自己中意

的候选人 , 他们不愿意直接介入选举过程或者公开的操纵 , 而且也不惜牺牲自己的候选人而完

成选举任务 , 以免引起纠纷 , 影响完成选举任务。在选举大会上 , 政府官员常常说的开场白是 :

“我们到这里的目的是维护程序公正。我们不在意谁当选 , 这是你们选民的选择”。

2006年选举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村支书和村主任这两个职务之间权威关系的转变。随着乡村

逻辑日益凸出 , 我们观察到在选举参与率和支持率方面的村庄间差异性增大 (见图 1) 。如图 2

的 2006年片段显示 , 许多当选的村主任随后当选为村支书。为了有利于执行“一肩挑”的政

策 , 镇党委有意把村支书选举工作放在村委会选举之后进行 , 以便根据村庄选举结果来调整村

支书的人选。8个村 (30 %) 的村支书来自独立当选的村主任。在新当选的村主任中 , 80 %随后

成为他们村的村支书。这些变化与镇政府逐渐退出村庄选举的操纵活动以及乡村逻辑的日益强

势互为呼应 , 反映出村庄选举制度变迁的重大变化趋势。在很大程度上 , 这些变化可以归因于

上述多重逻辑之间相互作用 , 特别是国家政策在其他领域中的演化导致了基层政府的任务环境

的重大变化 ; 而日益强势的乡村逻辑则影响了多重逻辑互动的内生性过程。

　　2008年 : 重新调整中的选举

最近的一轮选举按正常时间表应该是 2009年春季 , 但按照上级部门部署提前了几个月 , 结

果是在 2008年 12月举行。自 2006年选举以来 , 政府退出村庄事务的大趋势仍在持续。在这期

间 , 镇政府忙于发展镇中心的商业活动和城镇建设。在 2007年的一次全镇干部会议上 , 镇党委

书记明确地对村干部说道 :“现在国家不再向农村索取什么东西 , 我们也没有什么任务需要你们

配合。你们就管好村里的事情 , 保持社会稳定就行了。”由此可见 , 镇政府与村干部之间相互依

赖关系至此已经大大削弱了。

但并不是说 , 镇政府在村庄选举中只是一个旁观者。镇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村庄选举的

顺利完成。选举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意外冲突 , 打断选举进程 , 甚至引发上访或抗争。另外 ,

镇政府仍然需要得到村干部的配合来执行许多国家政策 (如退耕还林、修路、征地、社会稳定、

商业发展等) 。如果政府不中意的人当选村主任会对今后的工作配合带来诸多困难。

在这些大环境变化下 , 2008年 FS镇的村庄选举出现了新变化。第一 , 与前几轮选举中经常

出现冲突的情况不同 , 这一轮选举中没有出现大的冲突波澜 , 基本平稳度过。一位政府干部用

“有序竞争”来概括这一届选举的特点。在早期选举中 , 镇政府往往操纵选举过程 , 而心怀不满

的村民只能采用打断选举过程的方式来发出不满和抗议的声音。现在 , 村民们普遍认同村庄选

举是一个通过正式程序来竞争和挑战现任村领导的合法方式。至此 , 村民和基层政府双方都接

受了村庄选举这个制度框架。

第二 , 如图 1所示 , 我们看到村庄间选举参与率和竞争程度的显著差异。在一些村庄 , 候

选人毫无悬念地顺利通过选举。而另外一些村里 , 从候选人的推选到正式选举程序的实施 , 整

个选举过程充满了紧张和竞争。在田野观察中我们时常发现同一选举规则在不同的村庄有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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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径庭的执行方式。这些执行程度的变化有着明显的规律 : 凡是那些竞争激烈的村庄 , 选举程

序都得到了严格的执行 ; 而在那些没有竞争的村庄 , 这些程序常常只是象征性的。如在 D村庄 ,

两个候选人竞争激烈 , 极有可能演变成冲突。所以 , 选举委员会一开始就严格把关 , 按选举规

定逐条落实 , 以免引起争端或授柄对方来推翻选举结果。例如 , 严格按委托代理投票的规定办

理正式委托手续 , 而且一人最多只能代理两人投票。而在附近的另一村庄 , 村民对候选人没有

异议和竞争 , 委托代理投票既没有办理正式委托手续 , 也没有人数限制。这些村庄间的差异反

映了各个村庄权威基础和竞争程度不同 , 也反映了镇政府影响力衰落和乡村逻辑日益强化的大

趋势。

最后 , 我们也观察到村支书与村主任两个职务之间的紧张状况。一方面 ,“一肩挑”政策仍

在发挥着重要影响 , 迫使村支书参与村庄选举过程。例如 , 一个村庄中的老支书参加村委会选

举未能入选 , 选举后不久他辞去了村支书职务。另一方面 , 靠独立竞争新当选的村主任与镇政

府之间的矛盾日显突出。在上届 (2006年) , 80 %的新任村主任最终成为村支书。但在 2008 年

选举后 , 只有不到 20 %的新任村主任成为村支书。田野观察显示 , 这一状况主要是因为乡村逻

辑主导下的村庄选举产生了那些镇政府不能接受的候选人 , 例如在一个村庄中经常与镇政府作

对的人当选。因此 , 尽管上级对“一肩挑”有着更为明确的量化规定 , 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一肩挑”的比例有所下降 , 只有 67 %的村庄实现了“一肩挑”, 低于上级提出的 80 %的指标。

这个状况反映了村庄选举制度演变中乡村逻辑与科层制逻辑之间新的冲突摩擦。

在过去 20年特别是近 10年来 , FS镇的村庄选举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 最终走向程序公正的

道路 ; 而在最新的一轮选举中进入了“有序竞争”的新阶段 , 成为一个广泛接受的制度实践。

制度变迁大趋势的一个方面是镇政府逐渐放弃了对村庄和村庄选举的控制 ; 与此同时 , 乡村逻

辑在同一时期不断强化 , 成为村庄选举的主要动员力量。这两个趋势被不同领域中国家政策的

变化所推动 , 又为这些政策的进一步变化提供了重要的反馈机制。关注这些制度背景以及多重

逻辑相互作用为我们解读这些变化趋势提供了一个研究视角。在早期当政府传统控制强大时 ,

地方政府可以任意干预村庄选举 , 而没有任何成本代价。随着时间的推移 , 国家政策的变化

(如停止征收农业税) 以及乡村逻辑的强势使得地方政府的任务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 , 其收益成

本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 , 导致了这些制度逻辑间新的相互作用 , 塑造了这一地区村庄选举制度

演变的特定轨迹。不难预料 , 这一制度今后在多重制度逻辑的相互作用中还会进一步演变发展。

五、讨论与总结 : 从多重制度逻辑解读制度变迁过程

本文提出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 把多重逻辑作为分析着眼点来认识和解读制度变迁的过程。

我们通过一个北方乡镇中村庄选举的个案研究来阐述这一分析框架所提出的研究课题、分析概

念和理论思路。从很多方面来看 , 村庄选举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一个缩影。本文讨论

的 FS镇村庄选举状况和问题与已有文献中显示的其他地区情况有许多类似之处。但我们关注

FS镇这一案例 , 并不是因为这个乡镇的村庄选举在中国农村有着代表性 ; 我们也不认为这里观

察到的事件或行动者间关系一定适用于其他地区或领域。因篇幅所限 , 我们的个案描述比较简

略 , 未能展现出这些逻辑及其行为表现的丰富内容 , 也没有讨论这些制度变迁对于基层民主的

实际意义。①我们的目的是通过个案研究方法的优势来对这些动态过程和参与者有一个深入的了

·841·

中国社会科学　2010年第 4期

① 周雪光 :《一叶知秋 : 从一个乡镇的村庄选举看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社会》2009年第 3期。该文对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解把握 , 澄清研究课题 , 识别相关的制度逻辑 , 应用有关的分析概念 , 以便阐释这个分析框架

对解读制度变迁的意义。我们现在对上述个案研究加以总结 , 阐述“多重制度逻辑”分析框架

所提供的新视角。

　　2006年该镇村庄选举背景、过程及其前后变化 , 特别是镇政府的行为变化 , 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和讨论 ,

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第一 , 这一分析框架的核心是关注参与制度变迁的多重制度逻辑 , 从它们之间的关系中来

认识各自的作用。本文的个案分析表明 , 着眼于单一机制的理论模型虽然有着简约的美感 , 但

可能得出片面甚至错误的结论。不难看到 , 村庄选举中的三个制度逻辑的作用取决于它们之间

的关系。中央政府能否保持持续一致的政策取决于政策贯彻执行过程中科层制逻辑和乡村逻辑

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样地 , 如果我们不关注国家逻辑如何改变了基层政府所处任务环境的收益

成本参数 , 如果不关注乡村逻辑如何提高了政府干预的成本 , 就无法解释地方官员在不同时期

行为方式转变的原因。而乡村逻辑在村庄选举中的有效性也取决于国家政策提供的空间和任务

环境所诱发的政府行为倾向。因此 , 不应该孤立分割地看待某一机制 , 而应该在各种制度逻辑

关系中来认识它的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 , 上述三种逻辑在它们各自领域中是演变着的 , 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在大多

时候都是松散的、间断的 ; 而村庄选举提供了一个特定的社会空间使得这些各自不同的制度逻

辑在此时此地发生相互作用。以科层制逻辑为例。地方官员对国家政策变化和自上而下的压力

反应敏感 , 但是村庄选举只是他们面临的任务环境中多重目标之一。因此 , 政府官员的行为并

不仅仅为村庄选举的场景所制约 , 而是为更大范围内的政府组织制度和权力关系所塑造。乡村

逻辑在特定领域的活动中 , 如农田耕作和社会交往中不断得到强化和延伸 , 并不为选举期间的

国家政策和政府官员干预所左右。这意味着 , 要解释村庄选举 , 关注背后的多重制度逻辑 , 就

必须超越选举领域 , 将注意力放在更为广阔的制度背景中。

第二 , 我们提出的分析框架强调制度逻辑的微观行为意义 , 从而把研究注意力引到微观层

次的社会群体间的行为及互动上 , 使得制度变迁的研究建立在具体可察的实证基础上。例如 ,

在讨论的这四轮选举过程中 , 镇政府的角色变化最为突出 , 从操纵干预转变为维持选举程序的

“中立”立场。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任务环境的变化 , 可以从科层制逻辑上找到答案。

在选举早期阶段 (2000年) , 基层政府肩负着征收税费、落实计划生育等国家政策和政府财政收

入的任务 , 使得他们与村干部有着紧密、相互依赖的关系 , 为他们干预选举提供了强大动力。

到 2008年 , 税收压力不再存在 , 计生政策随时间而制度化 , 为大多数农民所接受。随着政府的

任务环境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 镇政府与村干部的关系也随之松散开来。对科层制逻辑及其行为

意义的分析 , 和对具体任务环境的考察 , 使得我们可以对政府行为的变化有一个理论解释 , 也

使得我们的理论命题可以在实证基础上加以验证。

第三 , 我们对制度逻辑间相互作用的关注也强调了制度变迁的内生性过程。例如 , 如果我

们仅仅局限于国家逻辑本身 , 就无法解释在村庄选举领域里国家政策和取向在不同时间点的变

化。如上所述 , 这些变化来源于各种制度逻辑间相互作用 , 特别是由此产生的反馈起了很大作

用 (如“一肩挑”政策) , 而这些政策变化又影响了基层官员和村民的行为。因此 , 需要特别关

注这一过程的内生性机制 : 1. 这些互动的时间性对于理解其结果有着重要意义。例如 , 政府干

预的代价在不同时期有着很大变化。近年来中央政府强调“社会稳定”为各级政府首要任务 ,

而乡村逻辑的兴盛意味着政府干预可能导致上访和抗争 , 从而大大增加了政府干预的代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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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逻辑相互作用的结构本身也随这一过程而不断变化。在村庄选举的早期 , 自上而下的国家

政策和基层政府是村庄选举的重要推动力 , 而村民是被动消极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 村庄选

举的规则和期待逐渐制度化 , 基层政府的行为随之常规化 , 因而受到更多的约束。与此相应的 ,

随着村庄选举的制度化 , 公共场所逐渐扩大 , 乡村逻辑随之发挥更大的影响。因此 , 国家、科

层制、乡村这三个逻辑之间的相互作用也随时间而发生新的变化。

这一分析框架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引导我们从更为广阔丰富的社会背景来认识、理解制度变

迁的渊源。虽然这些制度逻辑是稳定存在的 , 它们所诱导的具体行为方式却依赖特定的历史背

景和初始条件。如我们所讨论的 , 风险规避和职业升迁的科层制逻辑可能诱导地方官员积极卷

入村庄选举以便顺利完成自上而下进入村庄的任务 ; 但在不同背景下 , 同一逻辑也可以使得他

们积极维护村庄选举的程序公正。这意味着 , 如果我们只停留在抽象理论概念和逻辑的层次 ,

不关注具体的历史背景、初始条件以及动态变化过程 , 就无法对这些行为方式的变化以及结果

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再如 , 国家在推动村庄选举过程中的重要积极作用是众所周知的 , 但我

们对国家逻辑的分析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村庄选举以外的其他领域 (命题 1a) 。如上所述 , 正是

其他领域中的国家政策变化提供了村庄选举制度化的重要推动力。同样地 , 乡村逻辑源于乡土

社会农民日常生活中的经济社会交往 (命题 3b) 。要解释村庄选举过程中制度逻辑的作用 , 就需

要超越这一领域来认识这些制度逻辑生存延续的更为广阔的背景和领域。

我们提出的“多重制度逻辑”分析框架并不是主张或提倡某一具体机制的重要作用。恰恰

相反 , 这一分析框架强调 , 参与制度变迁的人们和群体背后可能有多重的制度逻辑 (例如 , 市

场的效率机制、科层制组织中的权威关系、乡村中的家族制度等等) 。在这个意义上 , 我们在这

里提出的不是一个具体的理论模型或因果机制 , 而是一个有关制度变迁研究取向的分析框架。

这一分析框架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有关多重制度逻辑相互作用下的内生性变化过程 , 并提出了

相应的分析概念和研究课题。在这一分析框架中 , 研究者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识别和解释变迁过

程的多重制度逻辑 , 在理论上把握宏观制度逻辑与微观行为意义之间的联系 , 从而为研究制度

变迁提供坚实的实证基础。对制度背景的关注也呼唤新的研究方法 , 有助于研究者更为接近和

深入变迁过程 , 从而更好地解读具体历史背景下的多重制度逻辑及其相互作用。正如黄宗智①所

指出的 , 只有通过这样近距离的观察和意义解析 , 才有可能在把握中国社会实际的基础上发展

出有关制度变迁的社会科学理论和分析工具。本文是我们在这个研究方向上的一个努力和尝试。

〔责任编辑 : 刘亚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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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king ; we need research on whet her and how we can employ t his tool in p ublic regulation to

const ruct a t heoretical f ramework for it . Public instit utions also seldom adopt an information tool

perspective to f ully review regulation , resulting in it s absence or misuse in t he regulatory

process. Thus , in accordance with t he principles of suitability and matching of tools and goals ,

we need to widen the sp here in which t his tool is used and correct it s inappropriate or mistaken

use.

(10) Multiple Logics in Institutional Change : Toward an Analytical Frame work

Zhou X ueg uang an d A i Yun·132·

In t his study , we emp hasize t he role of multiple instit utional logics and t heir interlocking

f unctions in interp reting ongoing instit utional change in Chinese society. Instit utional change is

impelled or const rained by t he interaction of individuals and social group s possessing different

interest s , and t he act s of t hese individuals and group s are governed by t he instit utional logics. As

a result , t he t rajectory and direction of instit utional change are shaped by the interplay among

multiple instit utional logics. We need to understand t hese instit utional logics in t heir

interrelationship s as well as in t he interactions among different group s ; at t he same time , we also

need to pay at tention to endogenous processes of instit utional change. We illust rate t he research

topics , analytical concept s and t heoretical app roach raised by t his analytical f ramework wit h an

empirical st udy of t he evolution of t he village election system in an agricult ural township in North

China f rom 2000 to 2008.

(11) Mobile Paternal Authority : Change in Migrant Farmer Famil ies J i n Yi hon g ·151·

Sustained large2scale migration has been an important st ruct ural force in t he change in t he

Chinese farmer family. The de2localization resulting f rom migration is eroding and undermining

t he pat riarchal family system , a system marked by t he st rong congruence of kinship and locality.

The resultant changes in t he family system , however , rep resent not just a de2t raditionalization

but also at the same time a process of reconst ructing t radition. The pat riarchal familyπs

continuation and reconst ruction in t he midst of deconst ruction is an outcome of t he interplay of

instit utional const raint s , market dominance and t he need for continuation of pat rilineal aut hority

it self . This changing family form not only provides a low2co st basis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 ment of migrant farmers “working in t he city but rooted in t he village" but also , t hrough

it s peculiarly flexible adaptability , serves as a buffer zone for dealing wit h conflict s and

cont radictions arising f rom t he changes in rural society. Under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s , it

plays a role in relieving social tensions.

(12) The Culture of Call igraphy and Modern Chinese Writers L i J i kai ·166·

Research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as achieved result s t hat have at t racted wide

at tention. However , it s state of near “sat uration" has placed it in a dilemma wit h no clear way

forward. Finding new academic growt h point s has become exceptionally important and urgent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 he “cult ure of calligrap hy" and“modern Chinese writers" is virt ually a

research blank and has so far at t racted regrettably lit tle attention. In fact , many modern Chinese

writers have had close ties wit h calligrap hy , making important cont ributions to it s collec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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